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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郑榕

可能是冥冥中的缘分，因为工作的调动，
我再次来到了德化这片土地。

下班之后，我凭着模糊的记忆，打卡了几
处旧地。大部分记忆早已埋葬在光阴的河流
里，唯有零星的碎片——某栋建筑沉默的轮
廓，某个身影模糊的笑意——还在时光的暗
角闪着微光。

从金龙街前往以前的闽运公司，沿途街
景早已面目全非。高楼如林，切割着天空，令
我几乎辨不清方向。直到戴云酒店的出现，
深埋的记忆忽然破土而出——是的，就是这
里。二十年前，父亲从煤矿下岗了，为了撑起
这个家，他拾起老本行，开起了煤车。那条路
线简单却漫长：从天湖山出发，经井斗，最后
停靠在德化戴云酒店附近稍作休整。有时遇
到几个矿友，大家便结伴去附近的温泉泡汤
叙旧，或谈缥缈的未来，或只是漫无目的地吹
牛。那些话语早已随风而散，那份粗粝却温
暖的心境，却仿佛还萦绕在石缝之间。

泡完温泉之后，父亲一定会去三角街吃
稀饭，然后饱饱地回家睡个好觉。摊主是个
和善的老奶奶，灶上永远煨着一锅白粥，热气
腾腾。每次带我去，父亲总叮嘱我慢点喝，别
烫着，自己却三两口就扒完一碗，然后笑着逗
我细嚼慢咽。那碗稀饭清淡无味，却因有他
在身旁，成了我童年最踏实的滋味。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浐溪打水漂。他弯
腰挑了一块扁平的石头，侧身一甩，石子在水
面轻盈跳跃，激起一串涟漪。“看好了，要这
样。”他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眼神却温柔。我
笨拙地模仿，石头“咚”一声沉入水底，惹得他
哈哈大笑。那一刻，溪水潺潺，阳光碎金般洒
在水面上，也落进我心里——那是我第一次感
受到，原来快乐可以如此简单，又如此深刻。

如今，站在这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我忽
然懂得：一座城最深的印记，从来不是建筑
与街巷，而是它曾默默见证过的那些平凡时
刻——一碗稀饭的温度，一块扁石划破水面
的弧线，一个父亲在生活重压下仍愿意为孩
子停下脚步的温柔。时光带走了昨日，却让
这些瞬间在记忆的河床上结晶成琥珀——永
远温热，永远剔透。

我曾以为去过一座城市，便是拥有了
它。直到后来才明白，真正拥有过一座城，是
在那里生活过——把日子摊开，揉进它的晨
昏里，让脚步沾染它的尘土，用心跳应和它的
脉搏。去过，不过是风景掠过眼底；生活过，
却是让那城的烟火浸入骨髓，让它的风俗长
成自己生命的纹理。

多年以后，时光或许湮没了许多细节，可
当我再度踏上那片土地，某种熟悉的气息便
会从地底升起，像旧唱片里偶然响起的旋
律，唤醒沉睡的知觉。那些消散的人和事，
便在这蓦然苏醒的感知里，重新泛起温热的
涟漪——而我知道，那涟漪的中心，始终有我
的父亲，朝我微笑。

■王树声

古道已湮没于鳞次栉比的村
落民居之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痕
迹。昔日车水马龙的辉煌，早已沉
淀为久远的故事，成了乡邻茶余饭
后的闲谈。

位于丰泽区法花美社区的这
段古道，曾是古代福泉驿道的一
段。“山川之险，道路之遥，必有驿以
传之。”它从泉州城东门逶迤而出，
翻越清源山的沟沟壑壑至此，再接
续蜿蜒的路径直抵省城福州，乃至
更遥远的京城。作为东南沿海的交
通干线，千百年来，多少商贾旅人、
王公贵族曾途经此地。那深嵌于石
板上的足印与车辙，连同千丝万缕
的记忆，酿成了一股浓浓的乡愁。

古道初貌已不可考。如今残
存的驿道，由十八级台阶组成，均
由自然块石和人工开凿的条石筑
步级而成，宽度约有2米、长度约
16米。古代缺乏现代机械，匠人们
却凭智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也
正因历代修筑的形制、材料与工艺
不同，造就了今日山石、卵石与杂
石不规则拼铺的独特风貌。这份
斑驳的差异，正是福泉古驿道的研

究价值与魅力所在。
古道的气息，源于宋元的云

烟。宋嘉祐年间，泉州洛阳桥建
成，福泉驿道改由城东北上。此
时，泉州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
悄然崛起，古道随之成为海丝贸易
大动脉。宋廷推行仁政，体恤黎
民。因古道距洛阳桥尚有五里之
遥，便在古道北侧修建凉亭——五
里亭，供奔波的众多商旅、马帮憩
息歇脚、遮风挡雨；同时，在古道南
侧新建观音宫，延请僧众驻锡，为
民祈福行旅平安。如今，五里亭观
音宫的古迹依存；民间乐善好施、
修桥铺路等公益之风犹盛。

跌宕沧桑，尘烟漫道。当历史
走进明清，古道走过了更多的人和
事。明宣德年间的一个深秋时节，因

“南糖北运”而富甲一方的泉商——
李五从古道走过。那时，在风雨的侵
蚀下，古道早已坑坑洼洼、颠簸起
伏，寸步难行！边上五里亭和观音
宫更是破败不堪。行至洛阳桥畔，
又遇暴雨倾盆，洪水漫桥。面对此
景，李五心中扬起铺路修桥的善
念。他暗下决心：“若能平安归来，
定将修缮交通，以利往来。”其后，李
五安然返乡，他斥资重修古驿道、五

里亭、洛阳桥。善举得到百姓认可，
传说便流芳至今。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一骑
快马飞驰过古道，向北京城的康熙
皇帝送去施琅平台大捷、祖国山河
一统的喜讯。次年，施琅将军奉诏
进京嘉奖；途经古道时，对此处山
秀林密、山村宁静的景象由衷赞
赏。施氏家族定下族规：“年有存
银，留为修造各处桥梁之资。”自
此，施家源源不断地捐资公益。施
琅病逝，后人在他生前留恋的古道
旁立下“施琅墓道碑”。至今，人们
仍在这石碑前传颂他平台英雄的
伟业与乐善好施的美名。

享尽盛大荣光之后，随着民国
时期泉洛公路的开通，古道逐渐行
进历史深处。在风雨侵蚀与现代
城市建设的夹缝中，古道大多已湮
没，仅存这十余米残躯。然而，古
道从未真正走远。它只是换了一
种方式，鲜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
中。那些关于李五、关于施琅以及
无数无名匠人与百姓的善行故事，
依旧在泉州古城被津津乐道。

石阶虽冷，人心向暖。这绵延
千年的古道善行，正如那不息的山
风，仍在续写新的篇章。

■缪小枫

傍晚，我走在温陵南路的人行
道上。

想买些土笋冻带回家给孙女
吃，我孙女可喜欢吃土笋冻了，每
次出门都会说：爷爷，记得带土笋
冻回来喔。

拐进一旁僻静的小路，没看见
卖土笋冻的阿姨，反倒撞见了满心
的欢喜。小路挨着一所幼儿园，恰
逢园内组织户外活动，老师们牵着
孩子的手，整整齐齐排成一条长长
的队伍，慢悠悠在街上遛弯。

小不点们攥着身前同伴的衣
角，安安静静地走着，小脸蛋粉嘟
嘟的，满眼都是懵懂的天真，长长
的队伍顺着小路蜿蜒，看着格外惹
人怜爱。

我本就闲来无事，站在路边看

着这群小可爱，一时兴起，便轻轻
开口，唱起了那首熟悉不过的童
谣——《小兔子乖乖》。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
调子慢悠悠的，没有刻意拔高声
音，只是随口哼唱。原本安安静静
的队伍里，最先有个扎着羊角辫的
小姑娘，歪着头听了几秒，小声跟着
哼了起来，奶声奶气的，软乎乎的。

没一会儿，旁边的小男孩也跟
着附和，一个接一个，稚嫩的童声
慢慢汇聚，原本安静的长队伍，竟
齐刷刷唱起了同一首歌。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
点儿开开，我要进来”，童声清脆又
嘹亮，铺满了整条小路，连带着一
旁的老师都忍不住笑了笑，眉眼间
满是温柔。我不过是随口一逗，却
换来了满队孩童的合唱，那一刻，
风都变得轻柔。市井的琐碎仿佛

都被这纯真的歌声冲淡，只剩下满
心的暖意与欢喜。

这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小
事，没有刻意的安排，只是寻常街
巷里，最偶然的小美好，也是温陵
南路最动人的烟火瞬间。

顺着这条小路再往前走几步，
便是幼儿园后侧的一处老旧民居，
这里住着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医生，
在泉州十里八乡，但凡说起过敏病
症，没人不晓得他的大名。

再往前走几步就是青龙巷。
青龙巷位于鲤城区旧城区东

南部，属临江街道隘南社区，是一
条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街巷，至今
仍保留着完整的闽南传统民居格
局与多元文化交融的建筑特色。

慢悠悠地走着，突然想起经常
给我的文章点赞的那个“青龙居士”。

青龙居士，这个名字很文雅，
我想居士一定是一位有文化品位
的人士。

青龙居士肯定就住在青龙巷，
不然他就不会叫青龙居士。

如果青龙居士看到我这篇文
章，他会怎么想。

他会想：“这个作者真有意思，
不认识我还把我写在小说里。”也
许他会在评论区写下：“我就是青
龙居士，哈哈！”

逛了一圈还没找到卖土笋冻
的阿姨，走出巷口正遇泉州七中下
课时段。

同学们很多从后门骑车回家，
出来的都是一对一对的，是兄妹、
是同桌？傻傻的我分不清……

回到温陵南路停放电动车的
地方，我还是慢悠悠地骑上车子，
往大桥方向驶去……

虽然今天没有买到土笋冻，但
是看到幼儿园那些天真的脸蛋，还
有感受到七中同学放学时充满激情
的生命活力，心中充满了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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